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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步经过文化路

我工作的九龙县民族医院就在文

化路旁边、狮子神山半山腰的一个院

子里。从我们在医院的住处楼下出发，

经文化路，走初级中学门口外的水泥

石梯小路到团结下街，距离1060米，用

时11分20秒；从团结下街出发，走顺

山街，经街口，沿初级中学门口的大

路，经文化路，回到我们在民族医院的

住处楼下，距离1260米，用时12分35

秒。团结下街是九龙县城的主干道，医

院在那里开设了一家便民门诊，我被

安排每周一、三、五去那里坐诊。

以上这组数据，是我到医院便民

门诊上班第一天，通过手机地图软件

记录下来的。在手机地图上，从住处到

团结下街的路像一根弯弯曲曲的长

绳，在县初级中学门口，这根长绳挽成

了一个小小的结。从抵达九龙、开始每

周一三五到便民门诊工作，到结束在

涉藏地区的工作离开，我没有一次把

这个想象中的结完整地走通过。它就

那么存在着，躺在九龙县呷尔镇的地

面上，也在我脑海里缠绕着，某个不经

意的时刻，猛地一下把我拉扯回高原

的阳光里去。

    高原永远不缺阳光。在我到达九龙

后的《逐日记》里，起初还像常见的日记

那样，每天都会在日期、星期几后面记

上当日的天气，后来索性就把“晴”字省

略了，因为我发现，在我到达后的一个

月里，竟然只有一个雨天、一个阴天。我

真要把每天的天气记下来，绝大部分日

子都不过是在重复。这种重复是机械性

的，相比而言，我更喜欢太阳日复一日

的照耀，因为在这样的重复里，我能够

感知到一种确定无疑的动感。

    春天里的早晨，我徒步去团结下

街的时候，太阳还停留在对面的八家

铺子山上；下午下班回到住处时，太阳

已经移动到后面的狮子神山山顶。中

午下班回住处吃午饭时，太阳还在我

左前方的头顶；等我午休后出门，赶去

团结下街上下午的班时，太阳仍在我

左前方的头顶。

文化路靠山一侧是若干栋依山而

建的屋宇，其间有农家和杂货铺，有一

个住宅小区，还有县初级中学。杂货铺

的门从早到晚都开着，但我很少看到

有人走近货架，不知道铺子的生意是

如何维持下去的。住宅小区其实是县

里的廉租房，挨挨挤挤的几栋楼房，墙

面被刷成了淡黄色。我有一位九龙同

事，北川人，大学毕业后求职来到此

地，就住在其中的某栋楼里，但我从没

在上下班的途中遇见过她。

另一侧除了面朝文化路开门的几

户人家，大部分路段都砌了高出人头

的水泥墙，墙面均匀地涂抹了一层水

泥，灰色的墙体经过长时间的风吹日

晒，已变得接近青色，个别地方裂开了

细细的缝隙，墙体因此显出一丝苍老

的味道。墙下是弯弯曲曲的人行道。我

通常选择靠墙而行。尤其是下午出门

上班的时候，高高的水泥墙正好可以

为我挡住大部分的阳光，越过墙头照

下来的部分，顶多照射到我的头顶。高

原正午的太阳总是很烈。

初来九龙，刚开始徒步去便民门

诊上班的日子，一踏上文化路，我就禁

不住抬起左手，举在额前，试图挡住越

过路边水泥高墙照射下来的阳光。我

举在额前的手，连着我的头顶一同被

映照在路面或者墙脚，乍一看，像一个

侧耳聆听不知哪里传来消息的人。很

快就发现我其实是在徒劳，我抬手与

否，手边、头顶、身上总是同样感觉到

热辣辣的。我抬手遮在头顶，除了让我

在来来往往的人流中显得突兀，别无

他用。有此发现之后，我就彻底豁出去

了，往返文化路的途中，不再抬手试图

遮住或者聆听什么，只管和其他人一

样甩开膀子往前走。除了脸上暂时缺

少长年累月高原风吹日晒的印记，看

上去就和一个本地人无异了。我很喜

欢这种状态和感觉。一路上没有一个

人是我认识的，对于我的突然闯入，文

化路上的人们似乎并不在意，即便有

人在意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我

来到高原，一个人出现在文化路上，别

人如何评头论足，那已是我无法控制

的事情。我只管无声无息地游走，从我

在医院的住处到团结下街的便民门

诊，又从团结下街的便民门诊回到住

处，像一尾鱼，自在，无拘无束。

除非下雨（这样的日子实在稀少）

或者飘雪，每天午后都会有一群老人

坐在水泥墙根下，其中有几个围着小

方桌，心无旁骛地玩纸牌。很多时候

我下班回来，老人们仍旧坐在那里，

打纸牌的，依然是上班时看到的那几

位。我从没听到他们高声说话，就是

打纸牌的那几位，也只是默默地围坐

在小方桌前，微笑着慢悠悠地把纸牌

放在面前的小方桌上。老先生们大多

戴着宽檐帽，老太太们戴着色彩鲜艳

的头饰，大约是为了在阳光下看清楚

牌友们打出的牌。不管多烈的阳光，

老人们身上都穿着厚厚的衣服，从自

若的面容和神情上可以大致判断出

来，他们都是本地人，很可能就住在路

边的那些房子里。

也许他们并不是真的有多冷，他

们只是习惯了每天必须在阳光下晾晒

一下自己而已。或者他们比谁都清楚，

有些寒意是从身体内部透出来的，必

须吸收一场接一场的阳光才能与之对

抗。他们为此已经在太阳下晒了大半

辈子，现在老了，就更加离不开了。

路边的那些农家，几乎每家的院

子里都有一个柴禾堆，清一色从山里

运回后被砍劈成小块的青冈，垒得都

很高，一头向着公路，另一头向着院子

或者屋檐下的墙壁。向着公路的一头

整整齐齐，看得见清晰的锯痕，由此推

断，那些青冈大概都有着统一的规格。

但它们就那样沿着同样的方向垒放在

一起，而且垒得那么高，不免让人担心

何时会轰然垮掉。后来我问过几位土

生土长的本地人，才知道柴禾的堆法

是有讲究的：那种十字交叉的堆放方

式，只在特定的仪式中才能见到；而堆

在家里的柴禾，必须方向一致，整整齐

齐地码放。至于如何进行有效固定，高

原人自有自己的方法。这样的方法，已

经过一代代先人的验证，其适用性和

神圣性，毋庸置疑。

除了柴禾堆，几乎每家的院子里

都种上了树：桃、核桃、花椒。不是样

样都有，但种些什么是必须的，要么

是桃，要么是核桃或者花椒，总之没

有一家让院子里的土地空着。我第一

次来时是冬天，无论是桃、核桃还是

花椒树，都还是光秃秃的枝条；等我

春天里第二次来的时候，桃树上刚刚

冒出花骨朵，没几天，就满树粉红了。

差不多与此同时，核桃树的枝条上也

开始长出毛茸茸的叶芽，继而长成嫩

绿的叶片。

每一天走在文化路上，我看到的

桃树、核桃树、花椒树似乎都与头一天

不同。当我无意间望向它们，想着它们

果实累累的日子，心中便禁不住涌起

一种别样的憧憬来。这么说起来，感觉

似乎有些矫情。不错，桃、核桃、花椒都

是我过往的生活里再寻常不过的可食

用之物，现在，我将有机会亲眼见证，

它们是如何在枝头一天天长成我熟悉

的样子的。这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这

样的第一次是高原呈现给我的，想想

都令人激动。更令人激动的是，这第一

次，我将在上下班的途中顺便完成，因

此抒发一下久违的情感，便不是什么

出格的事了。

但是，我还是没过多久就被人认

出来了。最先认出我的，是住在路边某

栋房子里的一位老人，我不知那房子

的具体位置，但我记得老人的名字和

年龄：王四郎扎西，72岁。他因腰和双

脚疼痛，到多家医院看过不少医生，腰

部疼痛减轻了，但双脚行走时仍疼痛

难忍。听说我们来到九龙，便在女儿陪

同下，多次来医院找我看：我在医院本

部上班的时候，他就来医院本部；我上

便民门诊的时间，他便去便民门诊。

十多天后的一天中午，我下班回

家的路上，突然从墙根下的阴影里走

出一个人，拉住我的手臂。是王四郎扎

西——经过我的治疗，他基本上可以

正常走路了。我望着笑呵呵的老人，有

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老人执意邀

我去他家里坐坐。我婉言谢绝了，老人

似乎仍不放弃，我往回走，他便跟着我

走，一路上有一搭没一搭地和我说着

话，一直到我踏进医院大门。告别的时

候，老人又一次郑重其事地邀请我有

空时去家里坐坐，我看着老人，严肃认

真地说了一声：“好！”

隔一日，我照例去便民门诊上班，

水泥墙根下照例坐满了晒太阳的老人，

一路上都没见到王四郎扎西。及至我完

成在高原的工作任务离开，我也始终没

在文化路上见到他，我担心的事，终究

没有出现。但我分明感觉到，墙根下的

那一双双目光正无声地落在我身上，

我甚至听见有人低声说：“就是他，李

医生。”仿佛生怕身边的人不知道我这

个从平原来的医生，或者错过了某个

难得一见的场景似的。自从那天我和

王四郎扎西老人一起走过文化路之

后，那些目光里似乎就平添了些什么，

那么明亮，那么温暖。同样的目光，我

只在我的父辈与祖辈眼中见到过。

每当夜色降临，华灯初上，一群热爱

律动、钟情动感节拍的运动爱好者，不约

而同地相聚在州群众艺术馆。置身窗明

几净的排练厅，在琇琇老师耐心指导与

热情带动下，手之舞

之，足之蹈之。

琇 琇，典型的康

定女子，身材高挑，

模样清秀。她的舞姿

风格多元，时而温婉

妩媚 ，时而铿锵有

力。这般刚柔兼具的

气质，源自她过往的

军旅生涯。军营历练

赋予她骨子里的飒

爽英气，康巴高原水

土又涵养出温润品

性，两种气质相融相

生，一举一动极具感

染力。除周末与假期

外 ，工作日傍晚六

点，她都会准时来到

这里教大家跳舞。听

说她还自掏腰包到

成都尊巴舞蹈班上

课，回来再无偿地教

大家。这份纯粹的热

忱与无私付出，朴实

又动人。

尊巴源自哥伦

比亚俚语，意为“快

速移动、快乐舞动、

活力摇摆”。舞蹈风

格融合了桑巴、恰

恰、雷鬼、探戈、弗拉

门戈等多种异域舞

步，其音乐节拍以拉

丁节拍为主，高低强

度间歇交替。参与其

中的大多是康定中

年职场女性，她们工

作稳定，子女渐已独

立，家庭担子稍轻，

终 于 拥 有 充 裕 闲

暇，得以关照自我、

丰富生活。偶尔也有

家长带着孩童一同前来，让孩子沉浸于

律动氛围，潜移默化培养艺术感知与运

动习惯。

尊巴舞蹈入门门槛不高，无需专业

功底，主打自由随性、开心快乐。忙碌一

天后，常感到身心俱疲、精神倦怠，可一

旦融入这里，伴着激越的音乐，踏着动

感的舞步，烦恼忧愁便会随着汗水悄然

消散。运动促进了多巴胺与内啡肽的分

泌，让人迅速解压，心情瞬间愉悦舒畅。

舒缓的音乐响起，便是尊巴舞前的

筋骨拉伸环节。此时，心底总会涌起一阵

特别的宁静与安详，不同于瑜伽冥想的

入静，而是油然而生一种感恩之心：感恩

生活的馈赠，感恩生于斯长于斯的安稳

与幸福——放眼世间，动荡不安此起彼

伏，而我们幸逢山河无恙、家国安定；感

恩州群众艺术馆提供舒适的锻炼环境，

为市民休闲健身搭建平台；感恩琇琇老

师把对尊巴的热爱与执着传递给我们，

感染着我们。那一刻，所有烦恼和焦虑都

变得无足轻重。

伴随跃动的音乐节奏，众人跟随琇琇

老师尽情舞动，身体的每一根筋骨、每一

寸肌肤都被充分唤醒。她们习惯了本土

民族舞蹈的婉转柔和，初遇尊巴的外放

奔放，难免需要慢慢磨合。但这群可爱的

中年女性从未轻言退缩，她们带着好奇

与勇气接纳新事物，在反复练习中突破

局限，在挑战中收获全新的自我。

康定城不大，可有的朋友一转身，便

是多年不易再见。而在这里，总能遇见不

少旧时相识。人海浮沉，大家都因各自的

工作、生活等缘由逐渐疏远，甚至断了联

系。时光流转，没承想，多年后竟在此重

逢，仿佛被生活兜转了一圈，却又重回起

点，只不过心境早已不复当初。故人相

见，无需过多寒暄，浅浅一笑，便已懂得

彼此半生奔波的不易。

岁月总会留下痕迹，这里的中年女性，

有的皱纹爬满脸颊，有的鬓角染上风霜，有

的身材不再纤细，可那份不困于年龄、不囿

于成见，自律自持、热爱生活的态度，让每

位女性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大家相互学

习、彼此鼓励，既精进了舞技、强健了体魄，

又重拾了自信、丰盈了内心。这里没有聚光

灯，没有观众席，只有彼此的笑容、跃动的

节拍和一颗永远热爱生活的心。

一方小小的排练空间，承载的不只是

一项健身运动，更是岁月沉淀后的从容、

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以及拥抱平淡生活的

底气。愿这群向阳而行的女子，往后每一

个黄昏，皆能随心起舞，自在舒展，不负流

年，不负本心，在律动里拥抱美好，在热爱

中从容前行，优雅自在，温柔度日。

◎
本
巴
错

舞
动
岁
月
芳
华

情
歌
时
光

说 到 尊 巴

（Zumba），这

项源自哥伦比

亚的全球流行

健身方式，如今

也好似一阵带

着动感节奏的

绚烂旋风，吹进

了康定的天空。

◎
李
存
刚

文化路从九龙县城延

伸而出，途经九龙县初级中

学，这条路因此而得名，通

往九龙县南部乡镇，是一条

并不宽阔的公路。九龙县南

部的乡镇包括乃渠镇、乌拉

溪镇、朵洛彝族乡、魁多镇、

子耳彝族乡、湾坝镇、洪坝

乡。湾坝镇、洪坝乡距离县

城较远，我迄今只途经乃渠

镇，去过四十多公里外的乌

拉溪镇和一百多公里外的

朵洛彝族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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